難上加難！？新手領導者帶領非自願團體的難題與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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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bookmark: _Hlk105520217][bookmark: _Hlk105520229]在漫長的心理師養成之路中，新手諮商師一路跌撞，除了大量閱讀吸收，更精進許多技巧、須培養對人性的理解、洞察，並從中培養出屬於自己的工作方式；在此之中，團體諮商無疑是諮商師培育階段中重要的主題之一，也是碩士層級學習者必經之路，依據調查（黃佩娟等人，2010）顯示，無論在何種工作場域，團體諮商輔導的工作比率均只低於個別諮商些許，然相較於個別諮商的學習，團體諮商的訓練與督導等仍較少受到關注（許育光，2009）；加上團體諮商對新手諮商師而言，即便已熟悉各種理論仍非常困難，因須將大量知識轉換為可以實際使用的語言，需要新手缺乏的大量實務經驗（施香如，2010；謝麗紅、陳尚綾，2014；鄭群達，廖梦如，2017），研究者有感於團體諮商在實務演練面的操作對於新手而言有其難度，且團體帶領中受到成員間張力的互相影響，強度較大，加上新手無論在方案設計期，或在實際帶領期間都可能被特定迷思困擾（魏嘉玲、周燕翎，2019），以及不同的團體主軸與結構，實為新手的一大難題，如同許育光（2012）所言，從「知道如何去做」進階至「實際的做」乃至最後能夠「實際在過程中嘗試做到」，是一哩漫長的路，故本研究將整理在團體領導者養成過程中有效的訓練方法。
法律與心理治療的結合更是團體治療的重要走勢，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辦法中（全國法規資料庫，2012）明訂，行為人必須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包括認知教育、行為矯治、心理治療、精神治療或其他必要之治療及輔導教育；而妨礙性自主與妨礙風化者，也需進行強制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之專業需求（全國法規資料庫，2020）。除了暴力行為外，物質濫用部分，衛福部也於2020年修法，認定酒駕與酒癮者必須在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醫療機構接受十二個月且至少十二次之酒癮評估治療。法律的修訂無疑衛團體諮商帶來一波新的浪潮與模式，也是眾多新手諮商師即將面臨的挑戰。
本研究結合新手諮商師與非自願之法律性質團體，研究旨在蒐集近年國內外相關文獻進行系統性的整理，期盼能夠提供新手諮商面對非自願個案時者一份建議指南，以減少摸索和增進適當的專業效能，期盼協助新手降低焦慮，適度因應。
貳、團體領導者的發展階段
本研究者將先根據Zaslav（1988）所提出團體領導者的五個發展階段，以期對成為一位有效能感領導者的歷程有所瞭解後，更能因應在訓練過程中可能焦慮與壓力，五階段依序為：團體衝擊階段（group shock phase）、重新評估階段（reappraisal phase）、尚差一步階段（one step behind phase）、運用此時此刻階段（using the here-and-now phase）和精進技巧階段（polishing skills phase）。
一、團體衝擊階段
第一次帶領團體可能會對於團體內有大量的刺激、訊息，而感到威脅、被擊垮。因為在任意時刻至少會有四個層次需要被領導者考慮或注意，包括：個人內在系統和外在反應、成員間的互動和動力、團體是為一個整體的動力，以及領導者內在系統和外在反應。
而此階段的新手領導者為了克服這樣的感受，經常運用以下兩種策略帶領團體：（1）使用熟悉的個別諮商技巧，如探問、情感反應或重述，而形成領導者中心的互動，限制了團體所需要的互動，將使團體成員感到挫折；（2）聚焦在內容層次，並試圖解決問題或給建議，而塑造了疏離、昏昏欲睡或敵意的團體氛圍。
二、重新評估階段
在嘗試運用策略卻仍然無用後，新手領導者可能會退回更加壓抑的模式，對於要如何因應團體的複雜度感到困惑、自我懷疑。
最終，歷經了反思與調整的努力後，領導者將更能在個別諮商和團體諮商的差異中適應。而將減少使用個別諮商的技巧，大幅增加使用能催化團體的基本技巧。
三、尚差一步階段
一但開始運用催化團體的基本技巧，辨識和追蹤團體互動的能力就會增加。而能夠了解此刻發生在眼前事件的人際間動力，並開始可以將書本上、課堂上學到的理論、介入方式連結到團體內發生的事。然而，經常是團體結束後才會靈光乍現，而感到遲了一步。
能夠辨識團體歷程，但未有足夠能力在此時此刻運用聚焦於團體歷程的介入方法，將會哀嘆自己總是慢了一步。
四、運用此時此刻階段
辨識人際互動的能力逐漸增長後，將會開始有能力在人際事件發生的當下，主動運用歷程層次的的技巧進行介入。意即開始能夠超越內容層次，而聚焦在歷程層次。此時，領導者將會開始實驗、運用聚焦於此時此刻的技術，可能帶來更高強度、光明的團體。
然而，偶爾會犯錯，或是聚焦於歷程的介入無效，因為領導者尚未能很精準地向團體傳達自己的意圖。有時，聚焦於歷程的介入會是恰到好處，會在心中興奮的尖叫，而發自內心對聚焦於此時此的的技巧感到威力無窮。將激勵領導者像個團體怪胎（group geek）般，努力地磨練技巧。
當經驗不段的累積，會發現每種歷程取向的介入都各有其功用。而將會和此時此刻的運用，發展出更為親密但真實的同盟關係。將能更自在地結合理論和個人風格，並開始感受到自己在專業上的效能感。
五、精進技巧階段
此階段，將會持續實驗和磨練在此時此刻運用聚焦於歷程的技巧。領導者為了實踐領導者的透明度，將會冒險嘗試運用此時此刻的自我揭露。也將會找到更創意的方式來因應難度較高的成員。而終其一生持續地精進技巧，這條學習的道路是沒有終點的。
而完成課程團體訓練的領導者，多數會處於尚差一步階段階段，就如同前往聖母峰的半路（Chen & Rybak, 2017），而Zaslav的領導者五階段模式，提醒著我們更應該先從基礎的領導技巧開始磨練，而成為發展更進階的技巧的橋樑。
參、團體領導者的訓練
團體領導者在專業發展的過程中，因為各個方法對學習的獲益有所不同，故若能結合多元的學習方法，將有助於團體領導者能獲得更深入且豐富的學習經驗（Haber & Deaton, 2019），故本研究綜合文獻提出：理論基礎、團體觀察員、參與團體的經驗、接受督導，以及個人議題的處理，並分述各方法對團體領導者學習上的助益。
一、理論基礎
（一）個別諮商理論
以個別諮商的理論作為基礎，增加領導者對人理解的觀點與知識（Jacobs et al., 2016/2021）。諸如：心理動力、阿德勒、完形治療等理論學派，幫助領導者在團體介入時，以理論作為架構，用以描述、解釋而能理解團體成員的行為，結合個案概念化的處遇介入，並預測介入成效與對個案的影響。此等，結合諮商理論的介入，才能有助於團體能進入有產能的階段（Corey, 2014）。
此外，社區團體多數以相對人強制參與、受害人的創傷團體為主，或是學校以特定年齡對象為主要成員，也需要針對帶領主題、對象有相對應的認識（Jacobs et al., 2016/2021），而作為帶領團體的專業知識，才能在帶領過程中辨識成員們討論的正確性與否，而能運用知識提供成員們正確資訊、分享觀點和催化討論。且主題、對象可能會引發的特定議題，當領導者有相對應的理解，並有責任知道該如何處理此類議題，才能確保成員參與過程中免受傷害。
（二）團體諮商理論
諮商師的訓練過程，碩士層級多數僅一門團體諮商研究（羅家玲，私人通訊，2021），且多以結構性團體為主。Yalom（1995/2001）認為此種結構性團體，在團體進行之前預設好的結構化演練，反映出領導者的焦慮與團體歷程的疏離，忽略了團體最重要的此時此刻脈絡情境，也限制了成員的自發性（吳秀碧，2021），更迴避了某些重要但具威脅性的互動。而無論過多或過少的結構化演練，都對團體而言有著負向影響（Yalom, 1995/2001）。領導者應該跟隨著團體歷程，引入適當的結構活動，來推進、催化團體，或在團體中與個人工作。
在團體諮商中，比個別諮商更加複雜，成員組成是為團體的資源，但之中涉及了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蘊含著溝通方式、潛規則、角色、權力等，都是團體動力學中重要的元素（羅家玲，私人通訊，2022），且解說團體動力對訓練上是有幫助的（Yalom, 1995/2001），但助人工作的專業訓練過程，多數忽略此向度的訓練（Yalom & Leszcz, 2020），可謂見林不見木，無法透視由成員交互作用的現象，便難以在團體中找到恰當的時機、方法進行介入。
此外，Hahn等人（2022）也提到參加以團體為主題的研討會和參與團體有關的文獻，也對學習帶領團體的方法有相當大的幫助。因為研討會不僅能夠一窺不同理論取向的團體是如何帶領團體，還和資深的團體帶領者一同參與盛事，更有機會在研討會中參與他們所帶領的團體，或者能夠有機會聽到他們分享經驗。而閱讀和撰寫團體相關的文獻能影響領導者的專業認同，尤其是撰寫或發表有關團體的文獻，能夠鞏固知識的學習，也可以得到其他專業同儕的回饋，而能增進團體領導的技術。
二、團體觀察員
新手領導者觀察有經驗領導者帶領團體，此種方式有良好的學習效果（Yalom, 1995/2001）。符合社會學習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中的觀摩學習（observational learning），藉由觀察他人的示範而能有所學習，並針對觀摩學習提出了四階段歷程，包含：注意階段、保持階段、再生階段、動機階段（Bandura, 1971）。Yalom（1995/2001）的督導經驗和吳秀碧（2006）在團體諮商訓練的研究結果也呼應了社會學習論，受訓者主觀認定的學習來源中對應到觀摩學習四階段：（1）注意階段：藉由觀摩同儕領導、觀摩合作的領導者（Hahn et al., 2022）、督導在觀察室的說明、講課室教學，都有助於新手領導者觀察時，能捕捉團體現象，並注意到楷模的行為表徵，並了解其意涵（施香如，2015），尤其當觀察室能有督導說明，更能幫助新手領導者看見未能注意到的現象（Hahn et al., 2022）；（2）保持階段，以觀看自己錄影帶的領悟、觀察會後討論，將觀察所見轉換為象徵性心像或表徵性語言符號，而觀察到的行為能保留在記憶中；（3）再生階段；（4）動機階段，藉由同儕回饋、督導回饋，新手領導者將會願意在適當的時機，將所學得的行為表現出來。
而團體觀察的形式，取決於場地設備，最理想的是較不干擾成員且能即時觀察的單面鏡觀察，再者是錄影會後觀察並討論，以及若是觀察員僅一、二人，也可以在同一個空間下保有一點距離的觀察。而不論何者形式的觀察，都應事前和成員充分說明、溝通並取得同意，用以減低觀察對成員們的影響。此外，新手帶領者作為團體觀察員，不僅是對新手帶領者有觀摩學習之效，會後觀察員與領導者的討論，將為領導者帶來不同觀點，對團體成員也皆能獲益（Yalom, 1995/2001）。
三、參與團體的經驗
參與團體必須納入訓練的一部分，因為這樣的經驗提供其他訓練方法無法獲得的學習方式（Yalom, 1995/2001）。呼應到體驗性學習理論（experiential learning theory），認為學習不只是著重認知層面，應包含完整經驗過程的思考、感覺、知覺、行動（Kolb, 2015），強調以當下的經驗來驗證抽象的認知概念，提出了四階段的循環，以下結合團體經驗的學習歷程的說明：（1）具體經驗：在團體內經驗到團體傷害與療癒的力量，被接納對自我揭露的重要性，蘊含著情感層面的體驗；（2）觀察和內省：可以藉由對當下、歷程的觀察，反思自己在團體內的角色、人際互動模式等，以及對團體帶領的適當性與調整空間有不一樣的思考角度，也更能同理成員在團體中的感受（Hahn et al., 2022）；（3）形成抽象概念和統整：開始能從經驗中整合團體動力的歷程，將書本的抽象概念結合參與的經驗，有更立體的知覺和學習；（4）運用實作驗證概念：在未來的帶領上，結合感同身受團體成員的學習，更能覺知到此時此刻的團體現象，而更有意識地選擇恰當的時機與技巧介入。而在未來的領導上也可以再形塑此四階段的學習歷程。
而無論參加的是訓練用的模擬團體，或是參加真實的團體，都能有助於增加領導者的自我效能（Barbee et al.,1989; Larson et al., 1999）。且參與團體的經驗，也作為觀察學習的一種形式，第一首直接參與的過程中也能觀察領導者的行為以及實際帶領的歷程（Ohrt et al., 2013）。故參與團體的經驗，除了滋養個人成長外，也能在專業訓練上有所進展（Hahn et al., 2022）。
四、接受督導
在督導下的帶領團體經驗，是新手領導者養成之路的必要條件（Yalom, 1995/2001）。且在Yalom（1969）帶領醫院臨床工作者團體訓練課程的研究中，新手領導者同樣經歷密集教學後，分成有督導和未督導兩組，研究結果指出，在督導之下帶領團體者，多著重團體動力，關注團體和人際互動層次，對成員們的需求敏銳，參與於團體而能作為團體的一員，而非團體之上的權威角色，這些溫暖、敏銳的帶領風格，建立信任的團體氣氛，且發展出較良好的治療關係，帶領者在帶領技巧上也有顯著進步；而未在督導下帶領團體者，在帶領的過程中，鮮少關注人際互動，且漸漸趨向熱椅子（hot seat）或精神分析取向，著重在團體內進行個別工作，領導者偏向權威者的角色，而成員間的互動減少，成員也多數對領導者帶有敵意，這些不信任的氛圍導致成員有更多的防衛，而降低團體的療效，且領導者的領導技巧不僅沒有進步，沒有督導下的帶領，因為錯誤和誤解一再重複發生，還有退步的狀況發生。因此，團體領導者訓練課程應包括督導新手領導者的實務帶領，但目前在諮商心理師訓練過程的督導多數著重在個別諮商，對團體諮商的督導較少，導致新手領導者未能即時獲得回饋，並在帶領過程中隨即修正。
再者，針對督導形式，提出以下幾點建議：（1）每次團體後儘速接受督導，且在當天完成、至少一小時的督導為佳（Hahn et al., 2022）；（2）督導者開始前，應觀察團體至少一至兩次，基本要能將姓名、臉對上，能體會團體情緒氣氛（Yalom, 1995/2001）；（3）督導定期觀察團體聚會，錄影形式為佳（Yalom, 1995/2001）；（4）若為團體形式，可以聚焦督導團體的互動與團體動力，且同儕間的支持，能擴展受督者的同理能力，也藉由討論與分享介入方式的意圖與理念，強化受督者的融會貫通（Yalom, 1995/2001）。
再者，針對督導關係，提出以下注意事項：（1）若督導者的效用出現狀況時，應回頭檢視與受督者的關係（Yalom, 1995/2001）；（2）若是團體督導的形式，可以更加聚焦於團體層次（Wortham, 2009），受督者在團體內的行為，可以反映受督者在帶領團體內的行為（Yalom, 1995/2001），是為督導中的平行歷程；（3）若有協同領導者，督導更可以聚焦於協同領導者間的歷程、關係（Yalom, 1995/2001），諸如：彼此間或對督導坦誠、信賴嗎？誰報告團體發生的事？誰順從誰？協同領導者間的觀點差異大嗎？是否暗藏較勁、徵求注意力？督導過程中是否有高度張力？（4）若督導評估受督者尚處於團體衝擊和重新評估階段，應更專注基本領導技巧的訓練（Chen & Rybak, 2017）；（5）當受督者在帶領過程中的擔憂或害怕，督導者更應該提供以優勢為基礎的回饋，以信任的督導關係，來協助受督者能夠推進到下一個領導發展階段（Rubel & Atieno Okech, 2006）。
五、個人議題
無論是個別諮商或團體諮商的訓練過程，自我探索、自我覺察和個人議題的工作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環（Yalom, 1995/2001）。且成員在團體內建立關係的過程中，使用慣性的不良人際因應策略，伴隨著焦慮、緊張或憤怒，是團體歷程中無可避免的，故領導者怎麼處理這些情緒，以及領導者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緒反應，都對團體發展造成重大的影響（van Wagoner, 2000）。
而接受任何形式的諮商或治療，皆有助於解決個人內在衝突和盲點（Guy et al., 1988）；反之，若不能知覺到自己的反移情，辨識自己的扭曲和盲點，將會局限諮商實務工作的效能（Arlow, 1985）。好比許多成長中的領導者會害怕生氣成員的流失，更勾起了害怕被拋棄的原始情緒（HarPaz, 1994）。故能否辨識並解決反移情反應，也成為了新手和有經驗領導者的主要差異之一（van Wagoner, 2000）。再者，接受諮商的經驗也作為專業助人者的自我照顧方法之一，有助於自己的心理健康（Hahn et al., 2022）。


肆、非自願團體的議題
一、非自願團體的定義
非自願團體從字面上可以解釋為違背成員本身的意願、成員因為種種因素必須參與之團體；王行（2007）從英文詞面進行解釋，一般個案的英文為「Client」，有客戶、被委託之意，但非自願個案違背了此種本質，因此稱為「Involuntary Client」。林子軒（2016）則提出非自願團體包括被強制性－即被法律約束被迫參與團體，與無意願性－個案主觀認為自己不需要參與團體。
在台灣現況中，常見的非自願團體包括家暴相對人團體、親職管教失當團體、物質濫用成癮團體、學校教育之中輟團體、非行少年與高關懷團體等。而本文作者有將聚焦在成人、且因法律之裁定加入心理師帶領之非自願團體，進行深入探討。
二、非自願團體的抗拒行為
幾乎無一關於非自願團體的歷程回顧能夠不提到成員的抗拒行為，抗拒的內涵依照林子軒（2017）可細分為對自我的抗拒、對其他成員的抗拒、對帶領者的抗拒，本文依據此分類融合其他文獻進行探討：
（一）對自我的抗拒
對自我的抗拒常見的行為是不願意揭露、消極反抗、不參與等，值得注意的是，自我抗拒有時也會經包裝而出現，如表現的幽默以轉移焦點（林子軒，2017），除此之外，部分成員也會出現無意識的抗拒，因為害怕失去自我認定與遭受傷害，使用固著的模式對應外界互動，如自戀型人格障礙、歇斯底里症患者等（洪雅鳳，2004）。
（二）對領導者的抗拒
具體行動從遲到早退、不出現、玩心理遊戲、扮演領導者、用言語或動作挑戰領導者等（張卉湄，2019；陳筱萍、林耿樟，2008），同時也與領導者的角色定位有關，將在後面做詳細討論。
（三）對其他成員的抗拒
與其他成員衝突、中斷他人發言乃至出現次團體等，都可以歸類為對其他成員的抗拒行為。團體中因為提供了多種人格集合，也經常出現移情性抗拒，即成員將對生活中重要他人的情緒嫁接至團體成員身上（洪雅鳳，2004）。
值得關注的是，抗拒不僅是療效不佳的關鍵，更是被轉介而來原因再度發生的預測因子（邱獻輝，2017）。領導對抗拒應抱持著積極處理與介入的心態，不可忽略並視其為自然會解決的現象；包括關注成員的抗拒原因、並保持同理、積極傾聽、團體目標的澄清與團體內容引導，也可以讓成員慢慢理解團體並非懲罰，降低抗拒行為（陳慧女、林明傑，2016；林子軒，2017）。抗拒並非全然的，除了多篇文獻均提及抗拒會隨著團體的進行次數見多而逐漸降低，若早期的抗拒能被辨識並適當處理，將有機會成為團體的助力（張芳榮、李娟娟等，2005）。
三、非自願團體常見困擾
（一）團體目標大相逕庭
團體的目標原應由領導者與成員取得共識，基於對某種價值觀或行為的認同並朝其前進，但在非自願團體中，常見團體本身的目的、領導者的目標和成員的目的三者不一致之處（陳宏茂，2020）；而目前現況法律性質之非自願團體主要目標仍以認知傳授為主（陳姵穎等人，2021），並希冀以團體治療達到深化概念，預防成員再犯的目的（宋宥賢，2015）。
（二）領導者角色左右為難
在傳統的助人工作中，領導者原擔任協助者、引導者的角色，但在非自願團體中，成員被外力強迫因而加入團體，可以想見這層「助人」的色彩便在實質執行上遭到了難處；在強硬的參與規範下，助人者必須兼顧法律，又必須在團體中建立涵容的氣氛，實為不易（林子軒，2017），領導者要設法在某種程度上去除法律執行者的角色，並找到平衡（張芳榮等人，2005）。
伍、結語與建議
一、結語
總結而言，Zaslav的領導者五階段模式，讓我們知道在學習帶領團體的路上，挫折是必然的，但能在嘗試錯誤的過程中，有所修正、學習是非常重要的。且多數完成團體訓練的領導者，處於尚差一步階段階段，就如同前往聖母峰的半路（Chen & Rybak, 2017）。這也提醒著我們更應該先從基礎的領導技巧開始磨練，回歸到基本的催化團體成員彼此間的互動，才是實踐團體成員作為團體最大資源的優勢。而隨著時間和精力在專業知能和實務上的成長後，更進階、精進技巧則是團體帶領者的終生目標。因著團體諮商受成員間動力的影響，遠比個別諮商來的複雜，多元學習方法的截長補短，積極運用不同方法來幫助專業成長，在團體帶領的訓練上更是重要。
團體的帶領過程中，本來就有重重挑戰。改變的本身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再者，改變的歷程也不會像是走單行道般容易，而是會有很多進退維谷、甚至退步的種種狀況發生（Hill, 2014/2017）。此外，再加上個案的非自願特性，往往會讓助人者開始懷疑是否因著自我的專業能力所致。但這樣的懷疑所產生的不舒服感受，也要能停下腳步，當領導者對於自己的反移情有所覺察，到底是因著個案的抗拒行為，還是因為勾起了領導者的個人議題，才有的不舒服感受，當有所區分，才能避免對個案造成傷害。而非自願個案的抗拒行為，也成為了團體領導者、團體成員們和個案，三者間最高聳的圍牆，將彼此都隔絕在外，更甚者在團體內出現指責等攻擊行為。若領導者未能有效化解此等衝突現象，將對團體動力、成員都造成莫大傷害（吳秀碧，2021）。故本文作者梳理文獻所得帶領非自願團體的建議，以期讓新手帶領者能依循一些指引，當然每個團體都是獨一無二的，絕非要使用這些指引作為僵化的準則，而是能從中抽取適當的元素應用在此時此刻的帶領上。
二、建議
（一）新手領導者帶領非自願團體之倫理與專業發展之適切性值得機構督導或執法單位審慎評估，應給予諮商專業工作者更多心理諮商團體的專業空間而非執行政策內涵之團體課程。
（二）督導可協助領導者著重團體動力（Wortham, 2009），並關注團體和人際層次。也須注意受督者若出現權力、溝通或角色等困難。督導應協助受督者適度接納對非自願成員的害怕或厭惡或挫折等情緒（Rubel & Atieno Okech, 2006），給予適當的建議與示範對新手是必要的。
（三）新手領導者本身在準備度方面，宜先站穩腳步，調整自己的期待、將成員去標籤化的看待，並盡力貼近成員（包括言語、態度與團體活動），在團體進行的過程中訂定明確規範、進行團體紀錄與整理，並將抗拒行為在團體中進行歷程討論。團體後則定期進行定期督導，並疏通系統，以進行系統的合作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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